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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影與光明

之鐘

外號「純金者」的克拉夫奧那留下了許多故事，不過在這些故事中他總

是一身猩紅，沾滿與他作對之人的鮮血。

我是特潔爾，我曾在夢境裡見過他。他來到了夏佛荒原，一個叫做聖人

之喚的小鎮。

如果你沒聽說過那地方，請聽我娓娓到來，告訴你箇中原因。讓火焰

燒得更旺些，把門鎖好，然後湊近點聽我說故事吧。每次我回想這故事時，

神聖的鐘響好像又在我耳邊響起，從小鎮最高的建築物，也就是鐘樓那裡傳

來。那座鐘是從庫拉斯特運到鎮上的，當時人們歡欣鼓舞，認為那鐘受到了

聖光的祝福，

至少他們是這樣認為的。不過真正的智者明白一個道理：護身符是取

代不了盾牌的。它們只是希望的象徵。而今天這個故事，發生在信仰與真實

之間的灰色地帶。我會告訴你克拉夫奧那回應它的呼喚時，事件的一切經

過——雖然真相黑暗而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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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只有這點能耐？」

年輕男子用雙腿打開的姿勢站立，接著膝蓋彎曲、把重心移到

腳尖，蹦蹦跳跳的。他一手拿著刀身寬闊的短劍，一手的手腕和手

掌處則綁著一面小圓盾。汗水從他臉上流下，裸露的胸膛和肩膀上

也到處沾滿汗水。

「我還以為戰豬有多凶悍呢。」他嘲弄著。「有種就來跟我單

挑，我會把你打得落花流水，再…」

「是嗎？」靠在練習木樁把手上的老人說道。「你又來了，詹

克斯。這次輪到戰豬，是嗎？聖光在上，戰豬到底是什麼玩意兒？

還是你是在說疣豬？這附近根本沒有什麼戰豬。」

「拜託，畢克曼。你根本沒搞清楚。」 詹克斯挺直身子。「是

戰豬！你沒聽過那些古老的歌謠嗎？」

「所以戰豬到底是什麼？拿著斧頭的山豬？還是拿著長劍的母

豬？」

「是一種惡魔！他們是從…」

「好了。」畢克曼強硬地打斷他。「別講這些東西了。你的年

紀已經夠大，不該再胡說八道。而且，這個世界真正的怪物已經多到

讓你擔心不完，根本沒空擔心什麼惡魔。」

「但是…」

「沒有但是了！」畢克曼咆哮道。「惡魔在世界各處遊蕩的

年代已經過去很久了，你繼續再說這些東西，說不定會召喚一隻出

來！把注意力放在你未來真的有可能遇到的敵人身上吧。」

「像是什麼？人嗎？ 跟人打好無聊。」

「無聊？所以你開始嫌無聊了，是嗎？」老人喊道，搖搖頭並

翻了個白眼。「你告訴所有人你的志向是當一個聖騎士、是為聖光

而戰，是成為撒卡蘭姆信仰的勇士。你小時候體弱多病，沒法參加

訓練。現在你長大了，體能也不錯，我以為你會認真一點…就算是

用裝的也行。這是很重要的訓練，詹克斯。這是為了讓你學習如何與

士兵、強盜、竊賊和不法之徒戰鬥。那些人才是真正的威脅。如果

哪天他們騎著馬來到鎮上，你必須做好準備。還是這樣的要求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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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詹克斯當時十七歲，小鎮外他去過最遠的地方只到費里曼溪而

已，而他感到雙頰發燙。「我是認真的。」

「那就認真一點。你編出來的那些惡魔還有其他你從床邊故

事抄來的其他怪物，只會讓你分心。只要你花時間好好讀過歷史卷

軸，你就會懂了。聖騎士必須有實事求是的精神。你該讀的東西都

在聖典裡，但我想你應該從沒讀過那些典籍吧。」

「我…讀過啊。」詹克斯賭氣答道。接著他又心虛地補上一

句。「大部分啦。」

「嗯哼。」 老人朝訓練木樁使勁一推，讓所有的木製手臂開始

高速轉動。

詹克斯被打得措手不及，只能透過蹲低身體閃過上面的重型

木製手臂，接著像隻青蛙般跳著閃過朝腳踝揮去的攻擊。他落地翻

滾了一圈，剛好在瞄準軀幹的木手快要打中他的肚子時起身。但詹

克斯迅速往後一仰，用像是舞者的動作閃過了這一擊。雖然尺寸較

小，但那在兩端移動的木手比其他攻擊的速度還要快上許多。詹克

斯用他的小圓盾擋住它，然後朝目標的心臟——一塊裝滿稻草的帆

布——猛然刺去。木劍的另一端傳來扎實的觸感，讓詹克斯臉上遮

不住勝利的笑容。

「哈！」他大叫。「戰豬惡魔被我殺掉了。」

畢克曼朝木樁上的其中一根棍棒一腳踢出，而包著軟墊的那一

端不偏不倚地擊中詹克斯的跨下。小夥子發出了一聲微弱的尖叫，

接著跪倒在地，手上的劍也掉在地上。他緊緊捂著自己的下半身，

吃驚的臉也脹成紫色，接著以側躺的姿勢倒在地上。

老人一拐一拐地走到他身旁，從上方微笑著俯視他。「這些戰

豬真是難纏，對吧？年輕人。」

詹克斯想對他大叫，但做不到。他想用最髒的字眼咒罵他。他

想跟他說根本一點也不痛。他想站起來，證明自己根本沒受傷。

但這些想法全都以失敗收場。

畢克曼轉身，乘著風勢吐了口口水，以驚人的準度和速度，擊

中了心臟目標的正中心。

「今天訓練很有收穫喔，詹克斯。」他諷刺道。「也許明天你

可以讓我看看你跟不死族刺蝟或其他玩意戰鬥的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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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克斯轉向另一側，嘔吐起來。

老人看了他一會兒。「你是個不錯的小夥子，詹克斯。但你必

須學習怎麼當一個成熟的男人。別看我現在這副糟老頭的模樣，你也

知道，我以前曾是一個聖騎士。那是你出生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但

也沒有久到我想不起來。跟敵軍士兵揮劍相向時，全身的肌肉、骨

骼、心靈和意識是什麼感覺，我都還記得。不是怪物，而是受過訓

練，精通殺人技巧的戰士。我可以向你保證，沒有什麼比一個技巧

純熟、全副武裝、一心想置你於死地，並在他或她的刀刃上塗滿你

的鮮血的戰士更可怕了。這是我在拉基斯聖戰剛開始時的經歷。每天

晚上我都會夢到金屬的撞擊聲、垂死士兵的慘叫聲，還會夢到自己

站在淹到跟腳踝一樣高的血泊中，那全都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我朋

友的血。」 他搖搖頭。「當戰鬥的欲望來臨時，人們時常會變成怪

物。這不需要我們出手。」

雖然是這樣的話題，他臉上依然帶著和藹的笑容。「我們晚餐

見。」

老人轉身一瘸一拐地走回鎮上，嘴上用口哨吹著戰歌的旋律，

這是他和陣亡的戰友昂首征戰時唱過的歌。

詹克斯最後終於站了起來，但很快又坐回原位，背抵著練習木

樁的中柱。在排山倒海的痛苦退去之後，他專心想著它的本質：痛

苦、痛楚。他強迫自己把它想成蛻變成一名戰士的必要代價。

畢克曼的臀部曾中了一矛，也導致他的瘸腿。老鐵匠雷德昂身

上大概有半打來自刀劍和弓箭的傷疤。還有許多人也是如此。那些

老人中——不論男女——有一半都曾是帶著神聖意圖從軍參戰的士

兵。像雷德昂一樣，他們把自己在一場又一場戰鬥中累積的傷疤視

為勳章。而在寒冬夜晚，他們會向朋友們講述他們的英勇事蹟和戰

鬥經歷。

至於鎮上的年輕戰士們…

這裡有一整個世代的人，在參加聖戰後從沒回來。詹克斯在他

的腦海中幻想著故事，他想像他們是如何英勇戰死、對抗痛苦並繼

續奮戰，即使是生命耗盡時仍在戰鬥。他確信他們都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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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只是他的猜想。自從鎮上整整一個世代的人參加了聖戰，

鎮民的年齡層便有著巨大的斷層。小鎮剩下的人，只有比畢克曼小

幾歲的人，還有比詹克斯大不到一歲的人。其他人全都失蹤了，沒

有人回來過。就連那些年紀很輕的人，像是剛離開學校和小鎮，去

當侍從、見習長矛兵或見習弓箭手的男孩和女孩也一樣。

他們全都失蹤了，

沒人活下來。

遺憾的是，沒人知道他們的事蹟，而他們的故事也無人講述。

是有一些以此為主題的歌曲，大家甚至在教堂裡唱過，但詹克斯知

道那些都是假的。就像他想像出來的戰豬和哥布林一樣虛假。教眾

唱著由失蹤者的家人或朋友所寫的歌曲，利用這些歌頌勇氣的歌曲

安撫人們的心情，讓失去變得不那麼痛苦。

詹克斯清楚自己本該跟那些人一樣，但他小時太體弱多病了。

等他打敗疾病、重獲健康時，戰爭已經結束了。

現年十七歲的詹克斯，憧憬著戰爭。他現在不像以前那樣容易

生病，而週復一週、月復一月的訓練，使他變得越來越強壯。他的

動作迅速、敏捷，用起長劍、長矛和弓箭時非常熟練。

可惜已經沒有人可以讓他試身手了。

他坐著啜泣，懊悔著沒有機會成為一名真正的戰士，或保護心

愛的人不受可怕的傷害。這是他最大的夢想。即使他日以繼夜地訓

練，他心裡清楚這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

「戰爭結束了。」他自言自語。「也許會有另一場戰爭…」

話音剛落，尖叫聲開始傳來。

他站在小鎮的邊界。詹克斯蹲在某座穀倉旁，躲在轉角處盯著

他看。

他的動作迅速、敏捷，用起長劍、長

矛和弓箭時非常熟練。 

可惜已經沒有人可以讓他試身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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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那是個男人，但卻跟詹克斯見過的男人都不一樣。他比大塊頭

戈夫還高，身上的肌肉比鐵匠雷德昂還壯。就像是把某個傳說故事

中的主角直接搬到現實一樣。那陌生人的肩膀非常寬闊、胸膛十分

魁梧，手上戴著巨大的拳套，那對冰冷黑眼珠像是散發著冬天的酷

寒一樣無情。他看起來就像是博物館裡一座以死亡為主題創作的雕

像藝術。他身上穿著盔甲使用不同的金屬製成，乍看之下沒什麼特

別，但仔細看又會發現許多古怪的地方。盔甲大部分的地方都鍍上

了一層真正的黃金，但閃閃發光的金屬表面有著像是累積了一千場

戰鬥的磨損痕跡。他的肩甲再次延伸了他那本就十分壯碩的肩膀，

表面還長了一整片的釘刺。他的手肘、小圓盾、護腿和重靴附近也

都有類似的釘刺。那套盔甲的設計中帶有死亡的符號，也就是骷髏

頭和骨頭的花紋。還有，他胸口上那是撒卡蘭姆的標誌嗎？在少數

幾個能看到皮膚的地方（也就是他粗壯的頸部和光頭），詹克斯注

意到他有刺青，某種粗糙、醜陋與不祥的圖案。

還有他的武器。

帶著普通握把的刀…這決不是為了面子或展示而製作的武器。

他其中一側肌肉虯結的肩膀掛著一把巨大的釘鎚，但那看起來實在

太過巨大和沉重，很難想像任何人會在實戰中使用它。那東西長得

像一口聖鐘，但鐘的開口處長著一團密密麻麻的鋒利尖刺，還有兩

個彎曲如利爪形狀的尖刺從鐘形那一側吐出。在長長握把的另一

端，則連接著一顆巨大鐵球。光是這男人所使用武器的大小就已經

非常嚇人了。那看起來非常不妙。

陌生人，也就是那個戰士，朝小鎮的主要街道望去。在馬車

後面、窗簾的另一邊還有半開的門扉旁，許多人躲起來偷偷觀察著

他，但是他的目光只在這些人的臉上停留了一下。有些人低聲說這

是荒野來的野蠻人，也有人堅稱他是某個打算來此使用暗黑魔法的

德魯伊。不論哪個說法才是真的，人們都在空中比劃著祈求保護的

手勢，嘴裡喃喃說著神聖的禱言。

接著他那雙黑眼睛轉向高聳的鐘樓，聖人之喚唯一的教堂。這

座撒卡蘭姆的教堂聖鐘比小鎮本身的歷史還要悠久，聖鐘在東方鑄

造並獲得祝福後，在聖戰期間被運到了西部。傳說許多營地裡留著

像這樣的鐘，希望有天信徒們會再次聚集，並在周遭形成聚落。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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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喚就是其中一例。高塔的鐘是那可憐小

鎮留下的寶物，它象徵著信徒們在信仰上的

富足。在下午的陽光照射下，高塔朝街道的

方向投下影子，只差幾吋的距離影子就要碰

到陌生人的鋼頭戰靴。

他慢慢屈膝跪下，伸手觸摸那陰影並

閉上眼睛了好一陣子。詹克斯看著他深吸一

口氣，對自己點頭然後吐氣。接著那戰士起

身，昂首望向四周。

「聖人之喚的居民們。」他的嗓音低沉

如雷。「我叫克拉夫奧那，人稱『純金者』

，來自大熊部族，我和族人都是布爾凱索之

子。」

他的話語在建築物之間迴盪，讓窗戶振

動作響、驚動了樹上的鳥兒。

「我是來找一個重要的東西的。」他繼

續說。「那就是那座塔裡的鐵鐘。把鐘帶來

給我，我就會離開，沒有人會受到任何

傷害。拒絕我或阻礙我，我就會殺光這

裡所有的居民。每個男人、女人，就連嬰兒

也不例外。我說到做到。」

說完後，他伸手握住戰鎚的握柄向前

一揮，讓佈滿尖刺的頂部剛好碰到影子的尖

端。那一擊的力量，似乎讓地面微微震動。

裂痕朝地面兩側延伸，連岩層都出現了裂

縫。詹克斯聽見看得目不轉睛的人群發出驚

呼、摀嘴不敢叫出聲。

驚呼之後，眾人陷入了沉默。沒人敢

動。沒有任何人自願幫這個野蠻人去把鐘取

來。這讓詹克斯多了一些信心，他以為所有

鎮民會團結起來對抗這個男人。

野蠻人輪流望向每個人的臉，而依舊

沒人出聲。他咕噥了一聲，既憤怒又感到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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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

「那我就自己動手拿吧。」他說著，朝鐘塔的陰影威嚇般地踏

出一步。他環顧四周。「沒有勇士敢出來對抗我嗎？這座小鎮沒有

一個戰士願意出來證明，你們還有任何一點榮譽心？」

他站著，用單手隨意握著釘鎚。

沉默是他得到的唯一回覆。

詹克斯看著那男人的嘴角先是失望地下垂，接著慢慢上揚，帶

著某種陰沉的戲謔。

「真不意外。」他說到，再次扛起他的戰鎚。「這片土地已經

找不到有榮譽心的人了，這讓我感到哀傷。一個勇士都沒有。真可

惜。我走後，你們會怎麼講述這段經過？會用什麼謊言來掩飾受傷

的自尊？用什麼樣的故事來欺騙過路旅人呢？」

沒人從家裡或商店中走出來。沒有人接受挑戰。也還是沒人願

意去把鐘搬來。這個瞬間不斷延長，好像不會結束一樣。

克拉夫奧那往地上吐了口口水。

詹克斯發出了一聲喊叫，刺耳的像是受驚烏鴉的叫聲。他踉蹌

後退、勉強轉身，然後跑走了。

雖然他能感受到人們對他投去的眼光，但克拉夫奧那並沒有

四處張望。他能想像到那些低語的內容。要不是詛咒他，就是在祈

禱。他們的反應就跟其他小鎮的鎮民沒有兩樣。

去過幾個小鎮？他已經想不起來了。有些小鎮安然無恙，但有

很多都變成了一片廢墟。地面被鮮血淹沒，屍體來不及下葬，成了

喜食腐肉動物的大餐。那些小鎮的名字，他早已不記得了。他對死

人的名字沒興趣。他們對他沒有意義。毫無意義。

這座小鎮也會遭遇一樣的下場。

教堂就在上方，他已經能感覺到那座鐘在呼喚著他。它正等待他

的到來。它需要他。

這時一個人影從厚重橡木門旁的深沉的陰影中走出，他手上閃

亮的金屬武器閃亮無比，反射出一縷耀眼如火的陽光。

克拉夫奧那緩緩停下腳步，在教堂底部的階梯上駐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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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要不是沒人阻止他，就是所有人一起來阻止他。他確實有

遇過這種狀況。有時小鎮上沒有懂得戰鬥的勇士時，鎮民會決定拿

起鏽蝕的劍、乾草叉和鐮刀來保護自己。眼前的狀況兩者皆非。這

次，是個男孩站在階梯的頂端。大概只有十六、十七歲而已，還沒

成年。他戴著凹陷的老舊頭盔，身穿鏽跡斑斑的鎖子甲，腳上的護

腿顯然不合尺寸，還拿著一個非常小的圓盾。

當然，還有一把劍。

克拉夫奧那被逗樂了。那把劍看起來不錯，是把可以用來戰鬥

的劍。跟他其他的裝備不一樣，那把劍看起來有好好保養、打磨和

上油，但刀刃卻沒有任何使用的痕跡。沒有凹痕，也沒有缺角。所

以說，這是把新打造的劍。一把未經考驗、純潔的劍，握在一個男

孩的手中。

「這小鎮沒有其他戰士了嗎？」 克拉夫奧那質問。

雖然詹克斯正手忙腳亂地把防具固定好，他早已演練過接下來

的台詞。他現在能大聲把話說明白，但他的喉嚨噎住了幾次，只發

出了無意義的喃喃自語。他用力吞了口口水，重新再來一遍。

「我叫詹克斯．葛林德森。」他說道。「我是聖人之喚的保護

者，你不得進入這座教堂，也不許帶走我們神聖的鐘。立刻離開，

你就不會受到傷害。」

克拉夫奧那盯著他看了整整三秒鐘，然後仰頭大笑。他發笑

時，世界為之震撼。

詹克斯油膩的前額冒出冷汗。他能感覺到上衣底下的汗水直

流，沿著背部往下冰涼的感覺。他的手滑到幾乎握不住武器，不得

不持續調整握姿。他只能祈禱自己臉上的表情沒有反映出心中的恐

懼。

我是個和田祁。這世上還有許多故事

等我去記錄，許多微妙的細節等著我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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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克拉夫奧那指著自己脖子上的刺青，「你知道這是

什麼嗎？」

詹克斯不敢應聲。

「這是我尋找其他像是這座鐘的寶物的故事。每個故事裡，都

有一個像這樣的小鎮…住著忠誠信徒的撒卡蘭姆小鎮。每座小鎮的

居民都相信自己的信仰會拯救自己。」 他輕輕向前一步。「那些小

鎮現在只剩下廢墟。那些尋求庇護、遠離黑暗的信徒們，現在都成

了廢墟中燒得焦黑的骨骸。聖光並沒有保護他們。」

他踩的石階竟然在詹克斯的腳下傾斜了。

「有些小鎮比聖人之喚還要大上五倍。有些小鎮有超過一打的

戰士，我說得經歷過聖戰、經驗豐富的戰士。我甚至等他們穿好盔

甲、接受牧師的祝福。他們用聖人祝福過的矛和刻著禱文與祝福的

劍與我作戰。我告訴你，孩子，那些東西並沒有改變他們最後的命

運，因為他們的對手是我，『純金者』克拉夫奧那。那些人都是真

正的戰士，而我把他們全殺光了。」

他再次向前，一隻腳踩在底部的台階上。

「而你算什麼？一個拿著從沒見過血的劍、穿著破爛盔甲的

年輕男孩？你這年紀連照顧好自己都做不到，更別說是在前線作戰

了。」 他搖搖頭。「這個小鎮的居民連露臉的膽量都沒有，更別說

是阻止我了。但是…孩子，你是沒有勝算的。我打個上千場戰役，

徒步走過鮮血匯聚成的河流。雖然我有刺青做為提醒，我還是不記

得到底摧毀了多少座小鎮，也數不清殺過多少人了。儘管如此…我欣

賞你的氣魄。我是真心的。為了向你努力鼓起的勇氣致敬，我決定

這樣做，小夥子。」

野蠻人沒有多做解釋，逕直把釘鎚靠牆放好。接著他盯著詹克

斯不放，同時解開身上重型胸甲的綁帶。盔甲落下，但他展現如爬

蟲般的敏捷，迅速伸手接住並緩緩將它放在地上。他解下了前臂上

佈滿尖刺的護手和脛骨上的護腿。他一把扯下棉質襯衣，身上只剩

下皮質長褲、鞋子，和遍布全身的狂野刺青。

「這才是場公平的對決。」他說道。「現在你不是沒有勝算

了，孩子。不過…我再給你一次機會，只要讓我把鐘帶走，我就讓

你活命。」 他拿起釘鎚。不知為何，沒穿防具的他看起來比原本的

樣子更加駭人。「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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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不到。」詹克斯虛弱地說道。「這座鐘把我們與聖光

連在一起，它的鐘聲能驅散黑暗。它是這座小鎮的心臟。」

詹克斯在他腦海中看見了父母、叔伯、姑姨和表親——所有參

戰的家族成員——的面容。在這個瞬間，他們彷彿受他所面臨的處

境和這個可怕的野蠻人召喚而來，伴他左右。詹克斯能感覺到他父

親把手放在他肩膀上，母親則在他臉頰上輕輕一吻。那隻手和那嘴

唇可能是冰冷的，但不會比詹克斯身上的血液更冰冷。

幫助我，他在腦中懇求。阿卡拉特，指引我的劍。賜予我速度與智

慧。

那野蠻人佔據了他面前所有的空間，就像這世界上的仇恨與恐

懼一樣真實且致命。

詹克斯搖頭。「我不能讓你搶走它。我做不到。」

「你必須做到。」克拉夫奧那對他說。「不管做什麼，你都沒

辦法阻止我的。不對，這樣說吧——不論你做什麼，都不會改變任

何事情。不論這裡發生什麼事情，都不會有人知道。沒有人會歌頌

你的事蹟。什麼都不會留下。只有時間無情的風，會把你化作的塵

土吹散。」

詹克斯想喊叫。他甚至想大聲尖叫。他想逃走並躲起來。

但他沒有那樣做，反而擠出最後一絲氣力，舉起那把從未真正

經歷戰鬥、從未見過血的劍。

「我不會讓你得逞。」他說道。「如果你試圖把鐘搶走，我，

詹克斯．葛林德森，將在此將你擊潰。我說到做到。」

克拉夫奧那嘆氣。

他是真心不想殺這個小夥子。這不是出於憐憫，他本來就沒什

麼善心，而是因為這是場沒有意義的戰鬥。那男孩根本不是他的對

手。在一座充滿懦夫的小鎮殺死一個毛都還沒長齊的孩子，稱不上

榮譽之舉。

他舉起戰鎚，讓詹克斯看清楚。沉重的武器上滿是符文，每個

符文都是用黃金印上的，那些都是他從其他撒卡蘭姆小鎮取來的鐘

上的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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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讓你活命，孩子。」他說道。「但既然你一心求死，我

就滿足你的願望吧。」

出乎他意料，詹克斯竟然率先展開攻擊。

詹克斯知道他只有一次機會，那就是出其不意。他揮劍在頭

頂劃過一個半圓，等自己落在較低的台階時，將所有的恐懼化作力

量，並利用自身和武器的重量順勢往下一劈。

克拉夫奧那展現驚人的速度，及時向後一退，閃過了朝他胸口

砍去的刀刃。儘管如此，詹克斯的劍仍在他身上留下了一道紅色血

線，從鎖骨延伸到肋骨。鮮血聚積，在教堂的陰影中看起來是暗紅

色的。

詹克斯沒有愣在原地、露出破綻。相反地，他向前發動凌厲攻

勢，手握長劍接連劈砍，希望速戰速決。不能讓野蠻人站穩腳步，

否則他麻煩就大了。

克拉夫奧那閃過第二次攻擊，單手握拳向下猛砸，把第三擊打

偏。

「你出手的速度不錯，孩子。」 他笑著說道，顯然對此相當讚

賞。「我欣賞你的鬥志。許多比你強大的戰士都沒辦法使我流血，

而你做到了。安心上路吧！」

接著他舉起戰鎚，朝詹克斯的頭部揮去。

那武器至少也有上百磅重，但在克拉夫奧那手上看起來好像跟

一根柳木手杖沒兩樣。 詹克斯尖叫著閃開，巨大的戰鎚從距離他頭

頂幾吋的距離呼嘯而過。武器擊中教堂的大門，把它砸成一堆碎木

片。木屑四處飛濺，像是利箭朝他飛來。詹克斯感覺身上有十幾個

地方傳來痛楚，接著流出了溫熱的鮮血。

克拉夫奧那再次甩動釘鎚，這次瞄準了他的腰部。詹克斯用蛙

「這小鎮沒有其他戰士了嗎？」 克拉

夫奧那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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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蹲下，然後如彈簧般跳起，一劍向前刺出。

但他完全沒注意到朝他胸膛飛來的巨拳。他只意識到自己正

朝一片狼藉的大門飛去。他狠狠落地，繼續滑行了十幾碼才停下。

那把劍奇蹟似的還握在他手裡，但他覺得自己的胸膛像是被輾過一

樣。他翻過身，用雙手和膝蓋勉強撐起身體，邊咳嗽邊意外自己竟

還活著。

戰鎚在他身後再次揮動，殘破的大門被徹底轟開。克拉夫奧那

進來之後，緩步朝他走去，同時高舉起手中的武器。

詹克斯向前一躍、用前滾翻的方式落地，戰鎚則砸在地面上。

那一鎚的衝擊力讓詹克斯再次彈到空中，朝側邊飛去。他撞翻了一

整排長椅，像是打破遊戲裡的方塊那樣。

「阿卡拉特拯救我。」詹克斯掙扎著起身時喊著。詹克斯看到

克拉夫奧那正大步沿著走道走來，於是轉身就跑。

通往高塔的門很堅固，是用鐵強化過的橡木門。詹克斯把身後

的門用力關上，拉上鎖拴。他找到了一個裝著滿滿聖歌集的書架，

便把它推去擋門。

接著他沿著旋轉階梯一路往上跑，每到一個平台就把傢俱推下

樓梯。他找到半桶燈油，於是把它往台階下倒，讓樓梯變滑。

下面那扇門在承受揮擊時，彷彿瑟瑟發抖著。一次。兩次。那

扇門被猛然砸開，呈現木板碎裂、鐵條彎曲的慘況。彈開的鉚釘彈

在牆上，乒乓作響。

克拉夫奧那繼續前進，並往上望去。有一瞬間，他和詹克斯四

目交會。殺手臉上仍掛著微笑，但那笑容有什麼地方不太一樣。他

是對我抵抗到底的決心感到讚賞嗎？詹克斯是這樣認為的，但如果

最後自己還是被殺，這也算不上什麼安慰。

那野蠻人爬上階梯，不急不徐地掃除那些脆弱的防禦措施。詹

克斯不斷往上跑，但現在他已經無處可逃。那座鐘就在他眼前。如

鋼如鐵，純淨而神聖。

詹克斯把一隻手放在上面，在腦海中絕望地祈禱著。

願聖光賜我力量。阿卡拉特，請與我同在。我需要你。我盡了一切努

力，但憑我自己的力量做不到。拯救我吧！

外面的雲朵分開，一道純潔、清淨的陽光斜照著鐘塔。陽光把

他的臉龐和身體染成金黃色，讓他的心中重新燃起勇氣。他重新握



1616

緊並高舉長劍，讓陽光——寶貴的聖光——照在劍上，賦予它祝福

與恩典。詹克斯感覺自己的手臂又有了力氣。

他看著那座鐘，流著淚大喊，「我發誓，我決不會讓他把你搶

走。我用我的性命擔保。」

這時，他聽見了從身後傳來的沉重腳步聲。

當克拉夫奧那踏上鐘塔的高台時，他轉過身。

「為什麼你願意為保護這座鐘而死？」

「它不只是座鐘而已。」詹克斯反駁。「這是我的教堂、我的

信仰。聖光會與我一同作戰。」

克拉夫奧那放下武器，搖了搖頭。「你對這個世界的運作方式

一點也不了解，是吧？孩子。你自以為明白，但信仰跟理解是不一樣

的事情。這就是這個世界的問題所在。像你這樣無辜的人往往願意

為沒有意義的事情死去。你以為站在聖光之中，它會像盔甲一樣保

護你。你相信保護這座鐘是你天生的使命，是你的宿命。聖人之喚的

詹克斯，你對真相視而不見。他人的教導蒙蔽了你的雙眼，這就是

你的弱點。我能看清這點，是因為我與很多——很多——像你一樣虔

誠的人交手過。聖光沒有拯救過他們，現在也不會拯救你。」

「你撒謊！我很清楚真相是什麼。你是邪惡勢力的爪牙，而我

站在阿卡拉特這一方。這個教堂…這座鐘，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你

的謊言無法改變這一點。」

「我欣賞你的決心，孩子。」克拉夫奧那說道。「我是真心

的。在跟我交手過的勇士和國王中，有些人的勇氣甚至比不上你。

你讓我想起一個人——他是我的好友，我的兄弟，也是這場戰爭中

我最初的戰友。他跟你很像，勇氣過人、鬥志激昂。但可惜…光是

有勇氣是不夠的。擁有純淨的靈魂，也還不夠。那些東西最後都沒

能救他一命。我為他復仇，也為他啜泣。我親身體會到了這世界以

及這些虛假信仰的殘酷。」

他停頓了一會。「我不想殺你。我應該殺你的，但我願意再給你

一次機會。把鐘交給我，你和這個小鎮的人都不會受到傷害。把你

的鬥志和勇氣用來拯救你的朋友和家人吧，小夥子。今天這鐘我是非

拿不可。好了…現在讓開。」

詹克斯此時正在啜泣，但他不在乎。他再次舉起長劍。

「我以生命發誓過要守護聖人之喚。這座鐘就是這個小鎮。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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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他搶走了，我活下去還有什麼意義？我沒能守護這座小鎮，也

沒能守護我的教堂，以後也必須背負這樣的恥辱苟活。」 他用一種

倔強的姿態慢慢搖頭。「想拿到它，你得先殺了我才行，而且我不

會讓你好過。」

克拉夫奧那盯著他看。「你連講話的方式都跟我的朋友很像。」

他眼中的哀傷是如此深沉，有一刻詹克斯以為這個殺手會改變

主意、轉身離去。

但他心中早已種下了懷疑的種子，他能感覺到這些疑慮在他靈

魂的土壤上落地生根。

「不。」詹克斯說。「聖光是純潔的。它是真實的。」

聖光照在他的臉上，感覺溫暖無比，讓一切變得如此清晰。他

將長劍高舉過頭，大聲喊出禱言。

還是沒有人來拯救他。

克拉夫奧那重重嘆了口氣，也舉起了手中的武器。

克拉夫奧那下樓，走到街上。手中的戰鎚感覺十分沉重，對他

來說，這是數不清多少年來的第一次。也許是逝去好友的回憶，或

是剛剛他所做的事情，他的心感覺十分沉重。

溫熱的血液從釘鎚的尖刺上滴下。鐘塔內部鮮血四濺，那男

孩死得悽慘。他奮鬥到最後一刻，甚至連瀕死時也沒放棄。胸口碎

裂、一邊手臂折斷、臉已經被打凹見骨、一邊眼睛瞎了，另一隻眼

正在流血，只能勉強看見東西。到這種時候，詹克斯仍在戰鬥。雖

然整張嘴的牙齒幾乎都被打斷了，他還在大吼著向聖光祈禱，並咒

罵著克拉夫奧那。儘管被釘鎚打到奄奄一息，他還是想阻止野蠻人

拿到座鐘。

到他死時，手裡仍握著那柄長劍。都已經到這種地步了，他還

跌跌撞撞地用手裡的斷劍刺向克拉夫奧那。

聖人之喚最後一名聖騎士死去了。克拉夫奧那站在他身旁，看

著他碎裂胸膛的起伏越來越微弱，直到一動也不動為止。這場戰鬥

毫無意義。他對此感到非常挫折，氣到差點想把男孩手上的劍踢掉。

但他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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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那野蠻人還站在他的屍體旁很長一段時間，像是在為

他守靈一樣。自從他在多年前失去好友之後，他已經很久沒有這樣

做過了。從詹克斯．葛林德森的遺容中，他看見了老戰友的影子。

「你真該死，孩子。」他喘著氣說道。

接著他便帶著那座鐘離開了。

當他再次繫上綁帶、穿好盔甲走到街上時，廣場上出現了十幾

個鎮民，每個人的手中都緊握著某種武器。他們見到鐘，但沒看到

詹克斯的人影。克拉夫奧那仔細觀察著他們臉上表情的變化。憤怒

和受傷，然後是恐懼和挫敗。

他朝他們徑直走去。當他們準備包圍他時，他僅僅說了一個

字：「走」。

就這樣。

鎮民們啜泣著轉身離開，他就這樣走著離開了聖人之喚。

在山中走了大約半天的路程後，他抵達了繫著馬匹的地方。他

拿下掛在馬鞍上的大鍋，生了火。隨著夜幕逐漸低垂，他用銼刀在

防具上鑿出了眼睛和嘴巴的開孔。然後他試戴了一下。本來屬於鎮

民的鐘現在成了他的頭盔，大小還剛剛好。他一點也不意外。現在

他的護甲套裝製作完成了，很好。他雙眼緊閉、張開雙臂並握緊雙

拳，在月光下佇立了很長一段時間。

他從馱馬身上取下全套護甲穿上。他戴上頭盔，站穩腳步，覺

得自己再次完整了，沉浸在一直以來驅使他前進的自豪中。這場旅

程花了他人生許多年的時間，而現在終於進入了尾聲。

但那頭盔突然沉重了起來。他想起了那男孩，此刻他的自豪瓦

解，變成了哀傷。詹克斯。

雖然他深深受到聖光信仰的誤導，那孩子的心靈是純潔的。是

真誠而勇敢的。

那樣的純真就像是烈火，灼燒著克拉夫奧那的皮膚。在每個影

接著他舉起戰鎚，朝詹克斯的頭部揮去。 

那武器至少也有上百磅重，但在克拉夫奧那

手上看起來好像跟一根柳木手杖沒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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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他都能看到男孩的眼睛，能感受到信仰和使命對他的意義。

他轉身走向馬匹，雖然只走了幾步，盔甲碰撞時卻發出了奇怪

的聲響。感覺就像是每座他收集來鑄造盔甲的鐘都正隱隱迴響，而

每個部位護甲都在糾纏著他。這讓他驟然停下腳步，甚至打了個冷

顫。

他抓起馬匹的韁繩。在上馬前，克拉夫奧那回頭望著他來時的

方向。那是回聖人之喚的路。

那個小鎮裡有其他男孩，其他力量正在增長、信仰也逐漸堅定

的年輕人。他好奇地想著，不知道他身上護甲的金屬碰撞聲，會不

會跟引領他們前往戰場的鐘聲是一樣的。把鐘拿走，會讓下一代的

聖騎士找到新的使命、獲得新力量嗎？他們會來找他或其他像他這

樣的人復仇嗎？

這是毫無疑問的。

想到這不僅是個念頭而是真實的預言，這讓他感到悲傷。

他閉上眼睛一陣，然後上馬、掉頭，朝東邊騎去。

我當時不在場，但我親眼見到這些故事。我是特潔爾，知識和洞見是屬

於我的詛咒。

這場戰鬥沒有真正的勝者。任何提出不同論點的人，只說明了他們不明

白歷史的規律，或不明白人心是如何運作的。

克拉夫奧那並沒有贏。那個叫詹克斯的男孩也沒有輸。

詹克斯在他的族人之間成了傳奇。雖然他最後死了，但是他奮勇抵抗的

精神鼓舞了許多聖人之喚的年輕人拋下紙牌和骰子，舉起長劍學習戰鬥。詹

克斯讓他們明白，有很多事情值得我們奮戰，或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在戰火之中，那些長劍至今依然高舉，反射出明亮如鏡的白光，而舉劍

的手則因希望而獲得力量。

至於克拉夫奧那…他的故事還沒結束。黃金的河流——和血的河流——

正等待著他。在漫長的追尋後，他終於走遍曾背棄他的信仰的教堂，用聖鐘

打造一套護甲。在護甲套裝的最後一個部位——頭盔製作完成後，他以為自

己終於可以變得完整。他以為自己終於能回到家鄉，雖然連他自己也說不清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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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像他這樣的人是沒有家鄉的。這是不可能的事。戰爭呼喚他的名字，

鮮血對他的靈魂歌唱，征服要他展示忠誠。未來還有許多戰鬥等著他，但認

識他的人都知道，在他離開聖人之喚後，他已經不是以前的那個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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